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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与划界：青少年手机使用中的数字自我实现

朱丽丽，魏　玮

摘　要：本研究以当下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初高中生为分析对象，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在

媒介情境论的理论框架下，探讨这个特殊的年龄群体在与家庭、学校的日常博弈中如何动用手机来挑战自身

作为社会期待的 “学生”与 “孩子”的双重角色规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构成了青少年的 “社会化微

环境”，而手机的进入对其产生了 “移动”、“划界”的重构作用。青少年群体正是通过媒介使用策略开辟了角

色协商的空间，并进行一种崭新的数字自我的确认，而数字自我具备整饰、展演、流动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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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研究缘起

媒介的功能与其所依附的社会结构是相生的，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亦是如此。吉登斯认
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活动受地域空间支配，而现代性降临之后，“通过对 ‘缺场’的各
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出来”［１］（Ｐ１６）；鲍德里亚也提出 “流动的现代性”，认为
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秩序、规则都成为 “流动的”［２］（Ｐ１７２－１７６）。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手机作为
全新的媒介形态，正是 “时空分离”和 “流动现代性”的最好表征。同时，手机与青年文化也有同
构性，它携带方便，摆脱了物理空间和电脑终端的限制；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和社交功能将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完美结合，与青少年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以及求新求异的心理状态相契合。手
机已经渗入到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媒介情境论也应用到网络与日常生活的课题中来，研究者不约而同地

将研究对象指向与互联网相伴生的 “新时代”，如曾莹［３］、陈辛灵［４］。学者们几乎都注意到了手机媒
介与青少年文化的同构性，认为 “手机与青少年有着天然的统一性与一致性”［５］。如卡斯特在 《移动
通信与社会变迁》中探讨了手机作为青少年个性时尚表达的象征物，在拓展身份认同空间的同时，面
临着消费、娱乐及技术的 “驯化”［６］（Ｐ１２１－１２５）。Ｒｉｃｈ　Ｌｉｎｇ在 《Ｍ时代———手机与你》中着重关注手机在
青少年同辈群体中的作用，提出了 “社会交往的私人化”、“全天候亲密社区”等概念［７］（Ｐ７３－１０１）。黄厚
铭在此基础上延伸出 “流动的群聚”概念，以此来描述青少年借助手机形成的个体独立性与群体归属
感并存的状态［８］。戴维·莫利指出家庭对待青少年手机的矛盾性［９］（Ｐ２９９）。胡春阳认为，手机作为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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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代理”的 “数字皮绳”的同时，也实现了青少年的 “电子化解放”［１０］（Ｐ１０９－１１２）。
在媒介情境主义的理论脉络之中，场景是一个核心概念。周宗伟认为，每一个独特的场景都定

义了不同的文化空间，“场景对于人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物理环境本身，而总是因人的活动被赋予了
文化意涵，由此场景所塑造出的是一个超越物理环境之上而以一定的文化意义连结起来的文化空
间，不同的场景会塑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１１］（Ｐ４４）。如果说印刷媒介树立区隔、电视模糊 “前台”
与 “后台”、电脑打通现实与虚拟，那么手机如何重构了青少年的 “交往情境”？我们借用 “社会化
微环境”的概念，聚焦由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组成的，青少年直接与之发生互动的日常生活环
境，探析手机的作用。
欧文·戈夫曼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上发展出 “拟剧理论”，认为社会行为的本质是根据不同的情境

界定实现的角色扮演［１２］。周晓虹［１３］、沙莲香等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指出，“角色”是 “社会客观期望”
和 “个体主观表演”的统一体——— “一方面，角色是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具有特定
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是不以其本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角色也是个体对自身的期望系
统，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１４］（Ｐ７７）。这种 “社会客观期望”与 “个体主观表演”间的张力就形成了个体
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 “角色空间”。本研究将青少年群体承担的 “学生”、“孩子”两类 “社会客观期
望”统称为 “指派角色”，将他们的 “个体主观表演”称为 “主观角色”，那么青少年的 “角色协商”
就可定义为———在情境界定的角色空间中，指派角色与主观角色的持续互动过程。
本研究以质性研究方法介入：一是深度访谈。尽管当下青少年受到统一的社会期待和角色规

范，但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学校教育理念、家庭培养方式建构的社会化微环境以及青少年使用
手机的情况均有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目的性随机选样的方法，分别在北京、南京、成都、兰州
四个城市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学校层次各选取４至５名中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同时，对一些典型个
案辅之以家长、教师的半结构访谈，共计访谈了１６位中学生、８位家长和５位老师。二是参与式
观察。笔者选取个别方便样本，进入其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个案在社会化
微环境中的手机使用、与各方人际关系的交往互动，以及研究对象本身对其行为意义的解释。

二、移动：流动的手机与液态的时空

在许多西方媒介研究者看来，移动性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是手机最根本的性质，也是较其他传播工具
而言，最具突破性的技术革新。“当社会发生变化时，时间与空间的新观念将会作为新技术的副产
品及其在世界中的作用方式而出现。”［１５］（Ｐ２１９）石井愃一据此从时间、空间、环境三个层面解析手机移
动性对时空观念的重构——— “空间上的移动性与身体或物理上的移动有关，由此延伸出加速或节省
时间，环境中的移动性则与文化背景、特定情境或情绪，以及共同的认知息息相关”［１６］（Ｐ１７０－１９２）。手
机的移动性在重构青少年社会化微环境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手机建构了液态现代
性的时空框架和群己关系，青少年得以实现即刻连结与微观协调，并形成 “特立独行”与 “寻求归
属”杂糅并存的 “挂钉社群”；其二，手机为青少年提供了 “多面舞台”的表演空间，他们可以随
时随地在 “在场”与 “缺场”之间自由转换，成为 “脱壳的人”。

（一）挂钉社群
黄厚铭等用 “即刻连结性”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来定位手机之于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技术特

性。这一特性由两个面向共同组成： “即时性”形容手机传播与接收讯息的速度；而可穿戴性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指的是手机作为个人通讯设备所带来的 “在移动中连结”的便利［１７］。手机的 “即刻连
结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将传统的、僵固的时空框架瓦解。具体来说，机械钟表的普及建构了序列化
的现代性时间，人们的日常活动得以依照 “共同的时间框架”开展，而 “身体－手机”这一人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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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出现之后，空间不再固定，时间也被软化。鲍曼将这样一种时空由固态变为液态的过程称为
“液态现代性”。他认为，交通运输与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液态的时空，人们
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也将随之呈现出流变不定的液态特性［２］（Ｐ１７２－１７６）。

“流动的手机”建构了 “液态的时空”，而青少年心理特质、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的变动不居无
疑与之具有同构性，这也是为何他们对手机产生极高粘度的原因。Ｒｉｃｈ　Ｌｉｎｇ用 “微观协调”生动
概括了手机移动性对青少年群体的意义所在，“协调是手机对于青少年的一项重要用途，他们可以
用它快速获悉同龄团体的行踪信息，使行动具备了很高的机动性……朋友之间的社交活动也因手机
的存在变得更加频繁……手机也改变了青少年的约会方式，不必规定时间地点，他们可以随机变更
甚至转移到线上，这意味着青少年之间的社会交往可以被私人化”［７］（Ｐ８８）。Ｒｉｃｈ　Ｌｉｎｇ的发现基于

２０００年初对挪威青少年手机使用的质性研究，而中国当代青少年面临的角色压力更为沉重，近年
来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介的出现也进一步拓展了手机的功能范围。因此，在本研究中看到的青
少年 “微观协调”的方式更加花样迭出。

那时候快初中毕业了，想在毕业之前干点平时不敢干的事儿，当时还没有手机，一开
始在学校商量去哪玩，没商量清楚就放学了，回家之后又偷家长手机登ＱＱ，然后创建了
个群聊，商量来商量去，ＫＴＶ貌似不错……当时玩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去嘛，但是第二
天就有人找我妈告发了，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 “叛徒”是谁①。
许多有关手机的既有研究都沿用了Ｋａｔｚ等 “永恒联系”（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的概念［１８］（Ｐ１９３－２０５），

但黄厚铭等富有创建性地认为 “手机致使的不是单纯 ‘连结’或 ‘永恒联系’，而更像是一种 ‘既
隔离又连结’的混杂状态”［１７］，反映在青少年的日常使用上，就是鲍曼所谓的 “挂钉社群” （Ｐｅ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９］（Ｐ２００）———青少年动用手机架接起的人际连带就如戏院衣帽间上的外套，可以轻轻取
下，也可轻轻挂上，没有重量。这个概念生动形象地描述出青少年群体在特殊的年龄段既渴求个体
性的独立，又需要集体归属感、安全感的社会性特征。 “既隔离又连接的状态”，有时是现实中隔
离、网络中连接；有时是此时段隔离，彼时段连接；也有针对此群体隔离，对彼群体连接，是一种
如同 “挂钉社群”一样可以随时进出，随时脱离又连接的关系。
青少年群体之所以通过手机成为 “既隔离又连结”的 “挂钉社群”，是源于角色身份的二元诉

求：他们需要家庭、学校的庇护，也需要义无反顾地冒险；需要依附于成人的权威，也需要探求更
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凸显自身，也需要寻求群体与社会的认同……Ｂａｕｍａｎ将其总结为 “对自由与
安全的爱恨交织”［２］（Ｐ１７２－１７６）。手机恰恰满足了他们这种不想靠得太近，又不敢走得太远的心理
状态。

高中时候，手机在同学之间就普遍了，但是总有好朋友和关系一般的同学，记得那时
候，当不想联系的人给我发消息，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一般都选择先不会回消息或者接电
话②。
我们班就有班级群，小组里面有小组群，我写作业的时候一般不会看，休息的时候会

打开看看大家聊什么，有兴趣的会插一两句话，这个很耗时间的③。
这样的例子在青少年日常的手机使用中比比皆是。为了不被社交关系所绑架，他们依靠手机在

不同的情境设定下架接起不同亲疏关系的人际连带，管理着与不同社交对象之间的距离，对来电选
择性地接听、在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上结成不同的关系圈、利用 “黑名单”“分组”等方式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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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访谈资料，ＷＤＧ （回忆），２０岁，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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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我表演、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选择文字、语音、表情包等合适的符号代码……黄厚铭将这样一种
流变不定、忽隐忽现的社交方式称为 “互动距离”。青少年正是通过手机来时而逃避、时而维系与
同伴、家庭、学校的社交关系，在自由与安全的间隙处流窜，如此这般混杂的人际关系是手机的移
动性赋予的，其背后是 “液态现代性”的社会结构。“挂钉社群”就是这样一个个流动的群聚。

（二）多面舞台
跟父母说要专心做功课，实际上躲在书房捂着嘴看 “跑男”；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班级

ＱＱ群里聊得热火朝天，商量着把老师做成何种表情包；一面把手机压在作业下看电纸书，一面警
惕地听着屋外父母的脚步声……Ｔｕｒｋｌｅ将这种通过手机的移动性实现 “金蝉脱壳”的样态称作
“私人的媒介泡泡”［２０］（Ｐ１２２）。
从当下的物理空间中脱离出来进入个人私密空间，这在媒介情境论研究中有一个专门的分支，

叫做 “媒介消费个人化”或 “唯我的科技”，这并不是手机的专利，追根溯源可以与印刷术的发明
联系起来，反思、冥想、私人和孤独情绪都与阅读有密切关系，这些情绪也让我们从周遭的世界和
日常生活的琐碎责任中抽身出来。莫利将收音机、随身听等与之类比，认为这些电子产品与私人阅
读一样是 “隐藏自己的机器”［９］（Ｐ２１１）。到了电脑时代，媒介赋权的 “脱壳”在原先 “公共—私人”
的维度上增添了 “现实—虚拟”或 “线下—线上”的维度，进入电脑的虚拟空间意味着人们脱离了
肉身的束缚，到达一个抽离于当下物理地方的世界之中。
相比于书籍阅读开启的冥想空间、收音机带来的喃喃私语、电脑创设的虚拟空间，手机移动性

带来的 “脱壳”更具革命性。空间上，手机的 “可穿戴性”使之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可以利用便携
的 “隐性洞穴”出入自如；时间上，手机的流动性也便于使用者随时随地连结或者隔断。手机的这
一特殊功能对青少年日常生活具有独特的意义。

作为家长来说，对学生拿手机是非常不赞同的 ，因为娃娃没有一点自制能力，给她
规定玩半个小时，要先做完作业再玩，根本不听，一玩就一个晚上。再一个玩那么长时间
眼睛越来越不行，视力也差得很①。
初中离家远，给了一个智能机，眼睛就是手机上看电视剧、看娱乐节目看坏的，有时

候真想打一顿②。
有时候家里面集体出去旅游，我们把手机给他用了以后，到了旅游的景点啊，我们在

观赏这个，他就坐在那边玩手机游戏，这让我们非常恼火……③

用手机定外卖啊 （奶茶、晚餐……），拍同学的丑照啊，和恋爱对象深夜聊天啊 （住
宿生），非住宿生用手机搜答案或者用ＱＱ群互传答案抄作业啊，组团开黑玩手游啊 （王
者荣耀、恋与制作人……），发说说写自己的心情求围观啊，上Ｂ站刷视频啊，全民Ｋ歌
组团对唱求点赞啊，玩抖音小视频啊……在００后眼里，我们老师根本没有权威，哪里还
会 “质疑”我们的权威，哈哈④。
在当下青少年的社会化微环境中，学校就是遵守纪律、学习知识文化的场所，家庭作为辅助，

是温习功课、短暂休憩的场所，而手机的出现将所谓的文化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两个维
度。在课堂或者家庭 （某些作为课堂延伸的情景）的文化空间中，监管者所期待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孩子身体、心理双重在场，这就是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 “你们不只要带着眼睛、耳朵，更要带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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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听课”。但经常出现的状况是孩子们身体在场，心理却不在场，身体规规矩矩地坐在课堂上，但
“人在心不在”，时不时用手机互相 “挠痒”、刷微博、微信，甚至耳机穿过袖口在 “扶首聆听”的
伪装下完全神游天外。当然，类似这般的 “金蝉脱壳”并不是绝对的常态，首先有着人群的区分，
“好孩子”往往能严格要求自己，全神贯注地 “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其次，孩子们用手机还有着更
细化的场景区分，就访谈资料和日常经验来说，数理化这类 “烧脑”的 “主课”一般能吸引大多数
孩子的注意力，而在史地政 （语文时常也包含在内）的课堂上，老师们看到的往往就是 “形式上的
大众”，而非 “意义上的大众”了。当我们换一个参照系看待这种 “在场的缺场”，即 “缺场的在
场”，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们初中班在四楼，ＷＩＦＩ太方便了，大家上着上着课就发一条说说，我们就各种踩
空间，大家发的都挺非主流的，有些鸡汤，我们班有一对耍对象的，说什么 “十字开头的
年纪就想和人共度一生”，我们就在下面评论……还在班级群里聊天，班里有同学把老师
拍下来做成表情包在群里传①。
我高一时候的那个班，在高二被直接解散了，原因就是太坏了，学校管不住。高一时

候，那个班整个风气就那样，不管哪个老师上课，都有一大半同学在干自己的事。当时同
学之间，最火最流行的就是ＱＱ空间留言，那时候好像是谁的空间留言多，就能说明谁的
人缘好，然后上课时候就疯狂的互相留言，也没啥说的，就一个表情，每天能有几百个新
留言②。
黄厚铭等将上述利用手机在 “在场”与 “缺场”中不断游移的现象描述为青少年的 “双面舞

台”［１７］（Ｐ６０－６６），或许称之为 “多面舞台”更为贴切。青少年随时随地进出不仅限于现实与虚拟两个
空间之间，移动互联网可以为其打开通往任何世界的 “任意门”。必须强调的是，“多面舞台”上的
表演是在移动中进行的。卡斯特认为，传受双方通过手机从所处的背景空间及各自原本的时间序列
中抽离出来，进入双方选定而共建的新语境［２１］（Ｐ５６０－５６３）。这种新语境是公私交错的，在手机的影响
下，你再难认定家庭和学校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也难确认青少年坐在课堂里玩手机是公共
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入侵，还是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殖民。这样一个随时开启、随时暂停的持续分
心状态才是手机移动性赋予的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常态。

三、划界：标识差异与建构私域

边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意味着差异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区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或界限 （Ｂｏｒｄｅｒ）。具体说
来，“边界是自身与他人得以区分并表明差异的刻度，也是人和物的限度或边缘的界线，边界可以
是现实的和有形的，但更多是概念性的和想象性的”［２２］（Ｐ２５－５９）。青少年群体在社会化微环境中利用
手机的划界也体现在 “标识差异”与 “建构私域”两个层面：他们一方面热衷于通过手机的品牌、
型号、功能、装饰来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技术能力、个性特征与时尚品味；另一方面，在手机建
构的私域中隐藏自己的 “心事”，将家长和老师的监管区隔出去，为群体间私密性的沟通提供可能。
彰显个性与捍卫隐私，这正是青春期特有的性格特征与心理需求。

（一）时尚图腾
为何处于初高中年龄段的青少年对手机抱有如此强烈的好奇与热情，哪怕在受监控的环境下、

在激烈的争夺中仍然要捍卫手机的持有权？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手机对于这个年龄群体的特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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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仅在于松动了原有的社会化微环境，更重要的是，青春期的孩子将它视为一只脚踏入成年世
界的一条途径，是他们成熟蜕变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手机的象征意义会逐渐减弱，功能性
慢慢加强。但此时此刻，只拥有合适的设备是不够的，手机还必须被个性化，成为个人身份和个人
生活方式的表达，而青少年最渴求表达的个人身份就是时尚。
莫利站在媒介人类学的视角认为 “除了实际用途之外，通讯科技通常还具有许多象征意义，这

些象征意义使得它们很多时候都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并且带有图腾的色彩”［９］（Ｐ２９９）。手机的普及就
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早期上市时期，手机作为奢侈品是人们炫耀身份、地位、财富的工具，随着体
积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低、功能越来越多，逐渐转变为年轻、时尚的标志。赫尔墨斯和鲁塞尔由
此将手机称作 “可穿戴的技术”［１０］（Ｐ１２３），因为可穿戴的都是可以被时尚化的，正如８０年代青少年对
朋克、奇装异服的追求，高度个性化风格的手机对他们也意味着个性身份的符号象征，是个体的美
学宣言。

当时他要手机的方式就是耍无赖，在家里打砸抢，他之前是个淘汰下来的安卓的旧机
子，一定要换个苹果手机，像疯狗一样。我和他爸坚决不买，最后是他大姨买的。攀比心
特别重，别人有了他也要①！
说实在的，家长也能体会，现在班里同学拿的手机都很高端，你让小孩拿个老人机，

家长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有些家长太宠小孩了，上来就是最新款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比我还
好，这就过分了②！
手机的外观对青少年具有重要意义，恰当的型号、样式、类型是自我呈现的重要窗口。普遍而

言，他们对新潮流非常敏感，对市场上手机的品牌、功能、明星代言都了然于心，侃侃而谈，父母
在这一点上往往显得知识匮乏，对孩子的微妙攀比心理也缺乏同情，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淘汰下的
“老人机”交给孩子，却体会不到他们面对同伴群体时的苦恼。因为在青少年的交往圈层中，这些
“硬件”暗示着持有者能够达到的经济水平，以及其个人玩转手机的技术能力———会不会接通无线
网、ＱＱ号码是多少位、装载了几款ＡＰＰ……这些都是他们潜在的技术资本，会引来同伴羡慕的目
光或无声的嘲笑。青少年对个性化、标新立异的追求最终一定会被商业与市场征用，手机消费也是
如此。
尽管青少年将时尚追求、身份想象投注在手机上，但毕竟受到现实角色身份、经济能力的限制

以及家长的质疑。既然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时尚消费者，他们便想方设法成为时尚的创造者。如
果将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手机摆在面前，中学生的手机一定最具有识别度，贴满动漫、明星的手
机壳上挂着成串的卡通挂件，打开锁屏是各式各样的壁纸、五花八门的字体，响铃也经过精挑细选
有着特殊的意义。许多年后他们将这种精心ＤＩＹ的风格称之为 “非主流”，但在当时是乐此不疲
的。他们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用各种符号表征着自己的个性、风格、爱好、时尚，这是那个特殊年
龄段难得的趣事。

手机壳我一直用的都是背面带镜面的，因为年轻人嘛，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挂饰
都是这种比较夸张的，无所谓轻重，我妈就老说我细细长长挂那么多干嘛，他们理解不
了，我现在这个带子是杨幂同款的……手机锁屏和桌面背景都要是同一个配套的主题，有
可爱的，也有比较简约风的，我不爱上面带字的，看着太幼稚，有些非主流。手机铃声我
都是选一些柔美的英文歌，不能太烂大街的那种。手机的字体我不要那种默认的宋体，丑
死了，我喜欢看上去比较顺眼的，但是不能太花里胡哨……手机上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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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像跳跳网，还有Ｂ６１２咔叽、无他相机这些比较小众的软件用来自拍，班里同学有的
不多①。
我有一个特别文艺的ＡＰＰ叫 “一炷香”，就是你打开界面就是一个香炉，里面插了一

炷香，然后它就开始放特别舒缓的音乐，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还下载了一
个叫 “多彩手帐”，就是一个小日记本的功能②。
青少年动用手机进行的划界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份、趣缘社群之间，通过手机展现的时尚感本身

似乎也在无形中标记着领潮者、跟随者与落伍者。那么值得反思的是，青少年努力建构的时尚图腾
究竟是彰显自我的需要，还是迫于群体的压力？青春期是一段个体渴望标新立异的时期，同时青少
年会利用时尚物品的展演来与同龄人保持一致。对于他们来说，手机的象征意义恰到好处即可，太
超前的时尚被认为是另类，滞后的时尚显得太孤单。青少年所期待的品位正是与群体的大多数保持
一致，在落伍与前卫的张力之间表达自己的时尚。

（二）划定私域
手机在青少年社会化微环境中的划界作用，不仅体现在使用者通过赋予其上的象征意义来标识

自己的个性身份、时尚品位、独立精神，更在功能上为青少年提供了与外界监控划清界限、建构个
体私域的可能性。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感慨：孩子小的时候什么都跟自己说，随着渐渐长大，他们
不再无话不谈，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这其实是一定年龄段生理、心理发育的必然结果。中学生是
介于童年和成年之间的 “半成年人”，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空间，这在心理学上被
称为 “断乳”现象，有秘密意味着走向成熟。但家庭的呵护备至、学校无孔不入的德育规训已经使
得中学生实际拥有的私域极度压缩。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边界就在效果停止的地方，青少年在与
家校争夺中划定私域的努力一直未停止过。
访谈发现，青少年群体在通过手机的日常交流中，除了功课、兴趣、行动协调等内容外，情感

话题占据绝大部分，主要包括异性间暧昧情感的传递以及向同伴倾诉情感问题等。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个男生，在一起有个半年吧。但是又没有手机，上网也不方

便，我就中午跑去网吧登ＱＱ和他聊，晚上在被子里拿我妈的手机打电话……③

我记得第一次有手机是在初中的时候，买了个小灵通，一直用到高一，坏了，就是那
种直板机，是我爸妈淘汰的，说是也能上网吧，但是是通过浏览器上网那种。我会把和女
朋友发的短信都抄下来，满满当当抄了两个笔记本④！
异性交往是青春期的敏感话题。这种朦胧的暧昧关系不同于儿时的玩伴之乐，也不同于成年人

对异性的追求，它的表达方式也因此是委婉的、似有似无的。手机短信及社交媒介无疑是这种情感
最理想的传递方式。胡春阳将异性之间发送消息称作 “互惠礼物的交换仪式”［１０］（Ｐ１１９）。做功课时突
然到访的消息铃声，节假日握着手机等待短信的微妙心理，手机传递的消息不比打电话来得直截了
当，但对青少年来说却如写信、拆信一般充满浪漫。胡春阳如是解释这种 “非对视性情感交流”的
意义，“我说出我的情感，可以不顾你的反应，如果你不接受，我可以找一个台阶下”［１０］（Ｐ９８）。但就
笔者的访谈资料来说，大部分中国青少年的情感表达比这更加含蓄，在看似平淡无奇的闲聊中隐藏
着双方不言自明的默契。这种介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暧昧关系如藏在手机里的幽灵一般伴随着他
们，为刻板、枯燥的日常生活增添些许甜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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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现实的异性交往增添后台维度，在手机创设的私域空间里，许多青少年和案例一样将这
种情感需求投射在虚拟的对象上。隔着屏幕，虚拟人格可以被塑造，手机带来的匆匆相遇又匆匆分
离的暧昧关系也不会担负太多的期待和负担。相较于父母和朋友，他们更愿意寻求这种虚拟的陪
伴，倾诉私密话语。

我觉得我是有喜欢的人的。初二的时候吧，我初中一个同学跟我说他一个朋友想要我

ＱＱ，问我能不能给，我也很奇怪啊，就说要我ＱＱ干嘛，他说他那个朋友也是想多认识
个朋友，没有不好的心思。我觉得跟我挺像的，多一个朋友没啥坏处，我就加上了①。
青少年享受这样一种或现实、或虚拟的暧昧关系，但在大多家长和老师看来，青春期的萌动心

理只需一个词便可概括———早恋。这是传统家庭难以公开探讨却引发家长极大恐慌的问题，已经觉
察到蛛丝马迹却不能明确向孩子询问。偷看手机、暗中侦查成为许多家长的无奈之举。无论对孩子
提出严厉警告，还是语重心长地说理，在家长看来，孩子一旦 “恋爱”，便与以学生为本职的观念
产生了偏差，是需要及时纠偏的。况且，尽管孩子动用一切 “反侦察”措施试图将家长区隔开来，
但他们划定的私域本身就是有限的、脆弱的，切断话费和流量供给、没收手机是家长最后的 “杀手
锏”。就这样，青少年与家校在反反复复的划界、越界斗争中协商彼此关系。

我也偷看过他的ＱＱ，有女孩和他聊天，我发现他还没开窍，但是人家女孩子是开窍
的，那怎么办，我也不能告诉他我看过ＱＱ，那我就会侧面问问他，我儿子是非常好面子
的那种，不能说破，但是我们会旁敲侧击地说②。
我和那个男生恋爱那会儿，因为手机的事我跟我妈闹过一阵子，有段时间她老问我些

奇怪的问题，我就觉得她肯定是看我手机了，因为我手机一般不带到学校去，回来才会
用，白天都放在家里。我就跟她说我现在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要老说为我好就
该怎么样，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就好，我妈就说主要也是担心你啊，后来我就在手机上设
了锁屏，应该后面再没看过吧③。
手机作为青少年的私域，除了为其保守青春期的秘密之外，也是他们 “情感疗愈”的个体空

间。青少年精力旺盛，需要通过各种活动来发泄自己的情感，消耗自己的精力，但学习是一件枯燥
的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调节，不免会感到空虚、烦闷。但在现实中，他们对这种暧昧情绪极为认
真，或是甜蜜或是苦恼，手机都成为他们安放 “独家回忆”的密室。

那个姐姐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联系过，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可能她到大学就忙
起来了吧。我也没有再打扰过她，但我们之前互发的短信都在，她鼓励我的那些话，我复
读的时候撑不住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我喜欢这种感觉④。

四、结论与讨论：数字自我的确立

媒介技术的发展以高速更迭的状态改变着媒介环境，进而重塑日常行为与社会关系。智能手机
作为无线通信与互联技术接合的新兴移动终端，更赋予了当下的初高中生群体一种 “数字能动性”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２３］，使之可以在数字信息建构的液态时空框架中挑战既定的角色、关系、权力结
构。这也是手机时代青少年群体 “角色协商”较之以往的差异所在：其一，“数字能动性”使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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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节选自访谈资料，ＷＮ，１８岁，高三，兰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节选自访谈资料，达女士，４７岁，南京大学教师。

节选自访谈资料，ＷＮ，１８岁，高三，兰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节选自访谈资料，ＷＪＹ，男，１８岁，高三，兰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色协商的方式更具张力。一切的时间空间都被手机整合成流动不居的情境，既有的身份标签失效，
青少年们得以从固化的 “社会客观期待”中走出来，在客观的情境定义和主观的心理诉求之间取得
一个平衡，来判断当下应该完成怎样的角色扮演。换句话说，手机的出现松动了初高中生被 “学
生”、“孩子”过度束缚的角色身份。他们的价值认同、角色表演有了多重的选择余地。其二，手机
赋权的 “数字能动性”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与家校之间的权力格局。在全新的媒介环境中，既往的
知识界限、权力关系都会发生迁移与重构。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协商、斗争与冲突———手机对青少
年的 “赋权”、家校权威的衰落、“文化反哺”的开端、家校转变观念以重建权威的努力……一切角
色、关系、权力都处在相互博弈、流动不居的状态。青少年的 “数字能动性”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
不断增强。

“移动”和 “划界”都是 “数字能动性”的一种策略。青少年通过诸如此类的文化策略，归根
结底其实是诉之于 “数字自我”的确立。数字自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ｇｏ）不同于传统情境的自我身份确
认，而是带有数字时代特质的身份认同。笔者认为，数字自我至少具备三个方面的特质：
其一、整饰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青少年对于手机使用中呈现出来的自我形象有较为清晰的

要求和定位。某种程度上手机形塑的 “数字自我”更加接近他们对内在自我的期许，因此，他们不
惜使用各种策略对自我形象进行媒介整饰，以符合自我预期。
其二、展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权力结构中基本上处于被规训、被

教育的情境，手机成为其有限的进行自我呈现的舞台之一。青少年也乐于在手机的使用中展演其真
实的自我以及理想的自我。
其三、流动 （Ｆｌｕｘｉｏｎ）。必须指出，数字自我与真实自我是互补与同构的。手机所营造的虚拟

空间既是青少年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但又不是全部。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渗
入手机世界，对青少年群体的内在生活进行形塑。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手机时代。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图腾。作为数字原住民，

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多受到手机使用情境的影响。今天，任何关注青少年成长的议题脱离其媒介情境
都是不可能的。对青少年手机使用中的策略与角色协商的关注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一
代青少年的文化逻辑与成长轨迹。毕竟，他们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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